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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生于 1950 年 , 我们 这 一

代人 , 经历了 “文革”、上山下

乡 、 上 学 返 城 , 等 等 。 我 一 生

最 大 的 遗 憾 就 是 缺 少 学 校 的 系

统 知 识 的 学 习 , 但 是 我 们 的 经

历和现在的学生相比也有优势 ,

这 就 是 丰 富 的 人 生 阅 历 。 我 曾

经 在 汽 车 修 理 厂 、 皮 鞋 厂 、 机

械 厂 、 电 机 厂 劳 动 ; 下 矿 井 挖

过 煤 ; 在 部 队 学 军 当 了 一 个 月

的 兵 ; 以 后 当 过 教 师 、 校 长 、

教 育 局 长 , 接 触 了 百 态 的 人 生

和社会。尤其是下乡插队 5 年 ,

饱 受 了 生 活 的 磨 难 。 这 些 经 历

砥 砺 了 我 的 意 志 、 拓 宽 了 我 的

眼 界 、 开 阔 了 我 的 胸 襟 、 增 长

了 我 的 智 慧 , 对 我 所 从 事 的 教

育 工 作 , 潜 移 默 化 地 发 生 着 影

响。

上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, 正 是

中 国 农 村 最 贫 困 的 年 代 。 在 内

蒙 古 5 年 农 村 生 活 的 苦 难 经 历

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。

刚 下 乡 两 个 月 我 们 就 赶 上

了秋收, 对割豆子的印象最为深

刻。割豆子不如割谷子累 , 但豆

荚 刺 扎 手 , 防 不 胜 防 。 一 开 始

我 们 知 青 都 戴 手 套 , 但 没 两 天

手 套 就 扎 烂 了 。 社 员 干 活 时 在

接 触 豆 荚 刺 的 一 刹 那 , 手 往 下

一顺 , 抓住了豆子但避开了刺 ,

而 我 们 不 得 此 要 领 , 抓 一 把 ,

就 被 刺 实 实 在 在 地 扎 一 把 。 两

个 月 的 秋 收 下 来 , 左 手 被 扎 得

一个个针眼 , 成为一个个黑点 ,

密密麻麻布满了手指和手掌。

夏 天 铲 地 , 早 晨 3 点 半 下

地 , 10 点 半 收 工 , 下 午 1 点 出

工 , 晚 8 点 才 收 工 。 内 蒙 古 地

广 人 稀 , 一 条 垄 有 3 里 地 长 。

铲 上 五 六 十 步 , 汗 珠 子 就 吧 嗒

吧 嗒 往 下 掉 。 无 论 多 累 , 你 不

能 停 下 来 直 直 腰 , 因 为 打 头 的

在 前 面 , 一 步 跟 不 上 , 就 要 落

后 , 就 意 味 着 你 不 是 一 个 男 子

汉 , 而 是 一 个 孬 种 。 队 长 在 后

面 检 查 质 量 。 只 要 你 锄 头 入 地

浅 一 点 , 草 没 有 被 连 根 锄 掉 ,

马 上 会 听 到 一 连 串 的 脏 话 。 我

们 从 小 虽 没 有 受 到 过 铲 地 的 训

练 , 但 我 们 都 是 要 脸 面 、 要 尊

严 的 人 , 不 会 在 劳 动 中 投 机 取

巧 , 每 棵 苗 , 都 是 按 照 质 量 要

求 认 真 地 铲 过 , 一 条 垄 的 几 千

棵 苗 都 一 一 认 真 地 对 待 , 而 认

真就意味着多吃苦。

从 日 出 到 日 落 , 从 春 种 到

秋 收 , 认 真 是 我 们 始 终 保 持 的

劳 动 态 度 。 这 种 态 度 , 渐 渐 地

融 化 在 血 液 中 成 为 了 我 们 的 习

惯 。 社 会 上 都 说 下 过 乡 的 人 劳

动 态 度 好 , 这 样 的 态 度 , 就 是

在 3 里 长 的 垄 上 训 练 出 来 的 。

从 事 了 教 育 工 作 , 无 论 是 做 班

主 任 , 校 长 还 是 局 长 , 天 天 接

触 的 大 量 的 是 一 些 琐 碎 的 、 繁

杂 的 事 务 , 这 些 事 基 本 上 都 不

是 属 于 那 些 扭 转 乾 坤 、 人 命 关

天 的 大 事 , 但 我 都 是 尽 力 而 为

地 做 好 每 一 件 事 , 就 像 当 初 认

真 地 铲 好 每 一 棵 苗 。 如 果 说 我

在 工 作 中 做 出 了 一 些 成 绩 , 主

要的还是与认真的态度有关。

下 乡 的 第 一 年 , 我 们 干 社

员一半的活 , 叫 “半拉子”, 相

当 于 少 年 劳 动 力 。 第 二 年 , 我

们 就 成 为 了 一 个 整 劳 动 力 , 第

三 年 我 们 已 经 完 全 掌 握 了 劳 动

要领 , 适应了紧张的劳动节奏 ,

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壮劳力。

这 是 一 个 磨 炼 的 过 程 , 从 中 体

会 到 , 面 对 艰 难 你 不 能 唉 声 叹

气 , 要 挺 起 腰 杆 、 咬 紧 牙 关 。

坚 持 , 就 是 胜 利 , 这 些 耳 熟 能

详 的 话 语 , 是 我 们 通 过 秋 收 获

得的另一种收获。

那 时 , 不 光 干 活 累 , 吃 的

比 起 城 里 也 有 很 大 的 落 差 。 当

地 老 百 姓 一 年 要 有 半 年 多 靠 大

酱 和 咸 菜 度 日 。 我 们 集 体 户 生

我 的 下 乡 经 历

和 教 育 人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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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更 是 一 团 糟 , 既 不 下 酱 , 又

不 腌 咸 菜 , 整 个 春 天 , 常 常 是

在 高 粱 米 饭 中 撒 点 盐 下 饭 。 至

于 肉 这 种 “高 档 的 奢 侈 品 ”, 5

年 中 一 共 吃 了 有 数 的 几 次 , 不

仅 记 忆 犹 新 , 而 且 对 当 时 的 细

节历历在目。

一 次 面 对 豆 猪 肉 ( 人 若 吃

了 没 有 经 过 高 温 的 豆 猪 肉 , 容

易 得 猪 囊 虫 病 , 能 致 人 以 死

命) , 本来我斩钉截铁地下了决

心 不 吃 , 但 拿 起 筷 子 决 心 完 全

抛 到 了 九 霄 云 外 。 不 大 会 儿 工

夫 , 一 大 碗 肉 就 见 了 碗 底 。 我

们 几 个 知 青 都 是 热 爱 生 命 、 有

着 清 醒 的 头 脑 , 竟 无 一 人 提 出

异 议 。 三 十 多 年 后 , 当 时 吃 过

豆 猪 肉 的 几 个 同 学 又 聚 在 了 一

起, 大家庆幸没有因此致病。

就 是 靠 咬 牙 和 坚 持 , 当 年

无 论 是 繁 重 的 体 力 劳 动 , 还 是

恶 劣 的 生 活 条 件 , 我 们 都 能 从

容 应 对 。 现 在 看 起 来 , 这 些 苦

难 的 经 历 成 为 了 我 们 的 精 神 财

富 。 因 为 有 了 这 5 年 知 青 生 活

的底 , 此 后 的 苦 和 难 都 不 在 话

下 。

什 么 是 幸 福 ? 幸 福 就 是 感

到 今 天 比 昨 天 好 , 明 天 比 今 天

好 , 有 了 下 乡 的 经 历 , 我 们 终

生会有幸福相伴。

1995 年 , 我 在 天 津 耀 华 中

学 做 德 育 副 校 长 。 此 后 每 年 我

都要带学生下乡参加学农劳动。

农 村 的 条 件 已 经 发 生 了 翻 天 覆

地 的 变 化 , 但 生 活 条 件 怎 么 也

不 如 城 市 , 不 仅 学 生 感 到 不 适

应 , 一 些 年 轻 的 教 师 也 感 到 不

适 应 , 而 我 却 觉 得 和 当 年 下 乡

比 起 来 , 这 点 苦 不 值 一 提 。

1996 年 9 月 我 带 学 生 去 天 津 静

海 县 学 农 基 地 劳 动 , 学 生 接 触

农 业 劳 动 , 尝 试 集 体 生 活 , 热

情 高 涨 , 大 都 能 自 觉 按 学 校 的

要 求 去 做 , 但 有 一 些 情 况 事 先

没 有 预 料 到 。 如 基 地 的 水 咸 ,

学 生 喝 不 惯 , 有 的 去 小 卖 部 买

矿 泉 水 , 有 的 干 脆 不 喝 水 。 再

如 基 地 的 厕 所 是 旱 厕 , 粪 便 就

堆积在粪坑中 , 学生看了恶心 ,

有 的 就 憋 着 不 解 大 便 。 后 来 在

家 长 会 上 我 了 解 到 , 这 样 的 情

况 还 很 多 , 反 映 出 学 生 成 长 过

程 中 的 适 应 问 题 , 引 起 了 我 的

思 考 。 素 质 教 育 要 关 注 学 生 的

成 长 , 实 践 活 动 中 学 生 暴 露 出

的 问 题 , 给 我 们 带 来 许 多 教 育

的 契 机 , 应 该 善 于 捕 捉 。 第 二

年 学 农 , 一 到 基 地 , 我 就 专 门

给学生讲了喝水和用厕的问题。

我 没 有 简 单 地 批 评 学 生 “骄 娇

二气”, 而是从三个方面讲了道

理 。 一 是 这 里 的 水 咸 、 厕 所 条

件 差 , 这 都 是 事 实 , 但 目 前 广

大农村大部分还都是这种情况 ,

这 就 是 中 国 的 国 情 。 改 变 落 后

的 面 貌 有 待 于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的

努 力 奋 斗 。 二 是 在 艰 苦 的 条 件

面前 , 我们也要善于适应环境 ,

这 是 一 种 不 可 缺 少 的 能 力 。 三

是 从 生 理 和 病 理 两 个 方 面 讲 不

喝 水 、 不 解 大 便 会 危 害 身 体 健

康 。 这 样 的 教 育 取 得 了 很 好 的

效 果 , 这 一 次 , 不 喝 水 、 不 解

大 便 的 问 题 没 有 再 发 生 。 老 师

们 说 , 你 把 一 个 不 宜 于 在 大 会

场 合 讲 的 问 题 , 讲 得 既 有 知 识

性 , 又 有 思 想 性 。 我 想 , 我 能

够 关 注 到 这 个 问 题 , 能 够 讲 明

白 这 个 问 题 , 首 先 是 因 为 我 对

艰 苦 环 境 的 适 应 能 力 。 为 什 么

对 实 践 活 动 情 有 独 钟 , 可 能 是

在 这 样 的 教 育 环 境 中 , 我 的 下

乡 经 历 都 变 成 了 得 心 应 手 的 教

育 资 本 。 我 曾 无 数 次 带 学 生 学

军、学农, 每一次 , 学生们的体

会中总是有一条 , “愉快地经受

了艰难困苦的考验”, 当然这充

分 地 体 现 了 活 动 的 教 育 价 值 ,

但 我 那 点 教 育 的 资 本 , 也 发 挥

了应有的引导作用。

下 乡 的 5 年 我 们 能 够 坚 持

下 来 , 能 够 勇 敢 地 面 对 苦 难 ,

原 因 很 多 , 首 先 是 村 里 的 农 民

生 活 都 很 苦 , 不 仅 仅 是 知 青 ,

其 实 那 个 时 代 整 个 社 会 都 在 承

受 苦 难 ; 其 次 是 有 信 念 支 撑 ,

逆境的磨砺使我有了

爱心和责任

名师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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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们 集 体 户 的 很 多 人 都 是 自 愿

去 的 , 怀 着 到 农 村 去 接 受 革 命

洗 礼 和 自 我 改 造 的 强 烈 愿 望 ,

尤其是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 ,

认 为 只 有 苦 才 能 改 造 自 己 的 灵

魂 ;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 “极左”

年 代 我 们 这 些 出 身 不 好 的 “狗

崽 子 ” 处 处 受 到 歧 视 , 但 在 农

村 反 倒 感 觉 宽 松 些 , 集 体 户 中

的 不 少 人 出 身 都 不 同 程 度 地 有

点 问 题 , 而 老 百 姓 对 我 们 都 是

以 大 城 市 来 的 知 青 高 看 一 眼 ,

他 们 更 为 看 重 的 是 人 老 实 不 老

实 , 干 活 出 不 出 力 , 耍 不 耍 滑

头 , 至 于 家 庭 出 身 这 样 严 肃 的

政 治 问 题 , 在 他 们 看 来 远 远 比

不上能够填饱肚子更重要。

初 中 毕 业 我 便 下 了 乡 , 深

知 自 己 知 识 的 贫 乏 , 我 想 应 该

学 点 高 中 知 识 , 就 从 集 体 户 的

同 学 那 借 来 了 一 些 高 中 教 材 ,

每 天 在 油 灯 下 看 书 做 题 。 不 管

白 天 劳 动 多 累 , 即 使 在 铲 地 时

一 天 只 有 六 七 个 小 时 的 睡 眠 ,

我也要挤出一个小时看书。

自 学 遇 到 的 困 难 主 要 有 两

个 , 一 是 教 材 不 全 , 数 学 是 从

第 三 册 学 起 ; 二 是 身 边 没 有 老

师 答 疑 , 能 够 请 教 的 几 个 高 中

同 学 相 继 选 调 走 了 。 我 记 得 当

时 看 到 “负 120 度 角 ” 时 , 如

堕 五 里 雾 中 , 怎 么 会 出 来 负 的

角 度 呢 ? 看 不 懂 只 能 硬 着 头 皮

往 下 看 。 春 节 回 家 时 , 找 到 初

中 教 师 请 教 , 只 寥 寥 数 语 , 即

解开了疙瘩。

我 特 别 羡 慕 现 在 的 学 生 们

拥 有 的 优 越 的 学 习 条 件 , 有 系

统 的 教 材 , 有 各 种 辅 导 资 料 ,

有 老 师 的 点 拨 和 答 疑 。 但 是 ,

现 在 的 学 习 又 出 现 了 另 一 方 面

的问题 , 外部的条件都完备了 ,

但 唯 独 缺 失 了 学 习 者 自 己 。 课

堂 上 满 堂 灌 的 现 象 习 以 为 常 ,

应 试 教 育 在 强 化 着 死 记 硬 背 、

机 械 训 练 , 学 生 的 独 立 思 维 的

能力正在消退。

近 年 来 , 我 在 学 校 不 遗 余

力 地 推 动 自 主 学 习 。 首 先 提 倡

学 生 自 己 阅 读 教 材 。 我 认 为 对

终 身 学 习 来 说 , 自 己 能 够 看 懂

书 是 最 有 价 值 的 能 力 。 从 我 的

自学经历看 , 这种能力的培养 ,

不 仅 是 必 要 的 , 也 完 全 是 可 能

的 。 但 这 并 非 是 一 件 轻 而 易 举

的 事 情 , 师 生 的 观 念 都 需 要 改

变 。有 的 学 生 说 : “别 让 我 们 看

书 了 , 多 麻 烦 ! 高 考 考 什 么 ,

就 给 我 们 讲 点 什 么 , 不 就 行 了

吗?”有的老师说 : “我给他讲他

都不懂 , 自己还能看明白?”但

是 , 我 始 终 坚 持 着 推 动 自 主 学

习 , 而 且 取 得 了 明 显 的 效 果 ,

应 该 说 , 这 与 我 那 一 段 艰 苦 的

自学经历不无关系。

1972 年 集 体 户 有 两 名 知 青

被 选 送 上 大 学 , 对 我 是 一 个 强

烈 的 激 励 , 从 此 , 我 的 学 习 更

加 刻 苦 。 为 了 使 学 习 的 环 境 更

好 , 我 干 脆 搬 到 了 马 圈 去 住 。

春 天 开 化 以 后 , 马 圈 里 弥 漫 着

刺 鼻 的 尿 臊 味 道 , 但 这 里 非 常

安 静 , 只 有 马 嚼 草 料 的 声 音 ,

没人串门聊天。

是 年 7 月 , 我 们 到 公 社 去

参 加 考 试 , 两 年 多 的 功 夫 没 有

白 下 , 我 对 上 大 学 充 满 着 乐 观

的 估 计 , 似 乎 胜 券 在 握 , 做 梦

都在盼着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。

但那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 ,

使 得 考 试 成 绩 对 录 取 不 产 生 任

何 影 响 。 录 取 的 原 则 只 剩 下 了

“出 身 与 表 现 ”。 大 队 长 来 小 队

检 查 工 作 , 带 来 的 坏 消 息 给 了

我沉重的打击 , 由于出身不好 ,

我上学的事泡汤了!

几 年 来 我 被 大 队 、 小 队 所

重 视 , 被 提 拔 成 小 队 会 计 , 使

我 渐 渐 地 忘 了 自 己 身 上 还 有

“出身不好”这根尾巴。我对知

识 充 满 了 渴 望 , 对 上 学 充 满 了

憧 憬 , 甚 至 对 选 调 到 工 厂 都 不

屑 一 顾 , 一 门 心 思 就 想 上 学 。

下乡的 5 年里 , 我拼命地干活 ,

在农民中得到男女老少的好评 ,

我想不通 , 父亲的 “历史问题”

为 什 么 要 让 我 承 受 惩 罚 ? 那 一

夜 , 老 队 长 没 走 , 他 默 默 地 听

着 我 发 泄 着 牢 骚 。 最 后 我 问 ,

我这样出身的人还有没有希望?

老 队 长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: “你 千 万

不 要 灰 心 丧 气 , 我 们 了 解 你 ,

相信你, 往远处看, 你有希望! ”

他 的 话 虽 然 给 我 带 来 了 温 暖 ,

但 毕 竟 抵 挡 不 住 现 实 的 冷 酷 ,

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沮丧之中。

别 扭 了 几 天 之 后 , 毕 竟 小

队 还 有 许 多 事 情 要 做 , 生 产 队

还 要 种 地 , 老 百 姓 还 要 吃 饭 ,

我 又 投 入 了 紧 张 忙 碌 的 工 作 。

过 了 几 天 , 出 人 意 料 地 又 传 来

了 好 消 息 , 我 被 录 取 到 东 北 师

大 数 学 系 , 由 悲 转 喜 的 激 动 让

我 不 能 自 己 。 原 来 旗 招 生 办 的

通 知 发 到 公 社 之 后 , 公 社 文 教

助 理 曲 冠 军 立 即 向 上 反 映 , 国

赫 孚 在 公 社 的 6 个 名 额 中 排 在

第 三 号 , 此 人 表 现 优 秀 , 希 望

旗 招 办 重 新 考 虑 。 旗 招 办 研 究

了 公 社 的 意 见 后 仍 然 “维 持 原

判”, 理由是 “他的家庭有重大

历史问题”。曲冠军当即予以反

驳 : “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 , 对

‘可 教 育 好 的 子 女 ’ 要 给 出 路 。

谁 表 现 好 , 谁 表 现 差 我 们 基 层

最 有 发 言 权 。 如 果 你 们 不 尊 重

基 层 的 意 见 , 那 你 们 愿 意 选 谁

就 选 谁 , 我 们 公 社 一 个 意 见 也

不签署。”曲冠军的强硬态度促

使旗招办重新研究并改判了“同

意”。其实 , 在那个年代 , 出身

是 决 定 一 切 的 , 旗 招 办 的 做 法

MING S HI REN S HENG
名师人生WENHUA文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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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 了 社 会 上 通 行 的 、 无 可 非

议 的 思 维 方 式 。 而 在 “极 左 ”

年 代 能 够 遇 到 敢 于 坚 持 原 则 的

曲冠军, 才纯属偶然。

经 历 了 这 次 上 学 的 曲 折 ,

我 对 出 身 有 了 清 醒 的 认 识 。 到

了 大 学 , 我 努 力 读 书 、 工 作 ,

但 在 政 治 上 不 再 敢 存 奢 望 。 系

里 曾 经 积 极 地 动 员 我 , 要 发 展

我 入 党 , 但 外 调 之 后 也 打 消 了

念 头 。 党 总 支 的 一 个 干 部 还 好

心 地 告 诉 我 的 女 朋 友 , “你 要

认 真 地 考 虑 一 下 , 国 赫 孚 的 出

身 要 影 响 他 一 辈 子 , 要 影 响 到

将来你们的家庭和孩子”。如果

不 是 “文 革 ” 结 束 , 不 是 邓 小

平 , 她说的, 会成为事实。

“文革”前后十几年的时间,

正 是 我 从 少 年 、 青 年 走 向 成 年

的 时 期 。 出 身 像 阴 影 一 样 伴 随

着 我 的 成 长 , 让 我 自 惭 形 秽 ,

摧 残 着 我 的 心 灵 , 打 击 着 我 的

自信。

如 今 时 代 变 了 , 作 为 教 育

者 , 我 们 不 能 让 历 史 的 悲 剧 重

演 , 永 远 要 给 学 生 提 供 健 康 成

长 的 身 心 环 境 , 但 当 前 , 这 是

一 个 远 远 没 有 实 现 的 理 想 , 新

的 时 代 同 样 存 在 着 伤 害 学 生 心

灵的内容和形式。

2000 年 , 我 受 命 组 建 天 津

中 学 。 时 值 中 师 布 局 调 整 , 外

语师范学校整体并入天津中学。

当 时 学 校 已 经 招 了 两 届 学 生 ,

入学成绩几近全市招生收底线。

2001 年 , 第 一 届 学 生 即 将 升 入

高 三 , 学 生 两 极 分 化 严 重 。 教

师 纷 纷 要 求 分 快 慢 班 , 否 则 课

堂 教 学 难 以 组 织 , 好 学 生 尤 其

要 受 到 影 响 。 对 此 , 我 陷 入 了

两 难 。 一 方 面 , 常 识 告 诉 我 ,

分 出 慢 班 容 易 出 现 乱 班 , 会 给

学校管理造成麻烦 ; 另一方面 ,

我 也 知 道 , 分 出 快 班 有 利 于 好

学 生 的 培 养 。 当 时 学 校 面 临 着

师 资 严 重 缺 乏 , 有 过 执 教 高 三

经 历 的 教 师 更 是 寥 寥 无 几 。 而

第 一 届 学 生 的 高 考 成 绩 又 会 对

新 学 校 的 声 誉 造 成 影 响 。 如 果

考 得 一 塌 糊 涂 , 不 仅 学 生 和 家

长 不 满 意 , 学 校 很 有 可 能 陷 入

生 源 差 ———高 考 成 绩 差———生

源 更 差 ———成 绩 更 差 的 恶 性 循

环 中 , 这 将 意 味 着 新 学 校 的 将

来就是一所豪华的薄弱校。

思 考 再 三 , 我 想 与 其 全 军

覆没 , 不如先保住一部分学生。

于是, 我同意了分快慢班。

然 而 , 两 个 月 下 来 , 当 时

的 担 心 成 为 了 现 实 , 不 仅 慢 班

课 堂 纪 律 难 以 维 持 , 而 且 为 应

付 无 休 止 的 破 坏 行 为 , 学 校 陷

入了防不胜防的焦头烂额之中。

正 在 这 时 , 一 位 慢 班 的 学 生 推

开 了 我 办 公 室 的 门 , 他 说 , 他

十 分 想 学 习 , 但 学 不 了 , 上 课

一 团 糟 , 眼 看 着 高 考 一 天 天 临

近 , 焦急万分。他质问我 : “学

校是否想把我们放弃?”我面对

的 是 一 位 渴 望 知 识 、 不 满 现 状

的 学 生 。 这 是 一 张 带 着 稚 气 的

诚 实 的 脸 , 他 的 眼 神 中 透 露 着

焦 急 、 企 盼 、 无 奈 、 气 愤 的 目

光 。 他 渴 望 知 识 , 盼 望 着 能 考

上 大 学 , 也 心 甘 情 愿 为 此 付 出

努力。诚然 , 他的成绩并不好 ,

被 分 在 了 慢 班 , 但 这 能 够 成 为

剥 夺 其 学 习 权 利 的 理 由 吗 ? 我

的 孩 子 考 上 了 国 内 知 名 的 重 点

大 学 , 现 仍 在 读 博 , 可 以 肯 定

将 来 能 有 一 个 成 功 和 幸 福 的 人

生 。 而 我 面 前 的 学 生 今 后 的 前

途会怎样呢?

我 过 去 长 期 在 重 点 中 学 任

教 , 教 的 都 是 “好 ” 学 生 , 我

从 来 都 问 心 无 愧 地 说 , 我 对 得

起 学 生 ! 但 是 今 天 , 面 对 着 一

个 慢 班 学 生 的 质 问 , 我 哑 口 无

言了。我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 ,

但 我 不 能 编 织 一 个 漂 亮 的 谎 话

去 欺 骗 一 个 单 纯 的 学 生 。 男 儿

有 泪 不 轻 弹 , 但 今 天 当 着 一 个

慢 班 的 学 生 的 面 , 我 默 默 地 落

泪 了 。 泪 水 中 有 无 奈 , 也 有 良

心 的 愧 疚 。 因 为 , 我 不 再 能 说

出 , 我 对 得 起 学 生 。 这 个 学 生

当 年 没 能 考 上 大 学 , 不 知 道 他

现在何方。如今, 学校度过了初

创的艰难时期, 师资强了, 生源

质量不断上升。但 6 年前, 一个

慢 班 学 生 的 质 问 仍 萦 绕 在 我 耳

畔 , 他 那 焦 急 、 企 盼 、 无 奈 、

气 愤 的 目 光 , 像 一 幅 特 写 永 远

烙印在我的脑海。

我以自己的经历告诉老师 ,

教 育 者 , 一 定 要 善 待 学 生 , 伤

害 学 生 的 心 灵 就 是 犯 罪 ! 假 设

“文革”没有结束 , 假如没有遇

到 曲 冠 军 , 今 天 , 我 可 能 就 是

一 个 驼 着 背 、 满 脸 皱 纹 的 老 农

民。如今, 时代的变革早已医治

了 我 曾 经 受 过 伤 害 的 心 灵 。 我

入了党, 当上了校长、局长 , 头

上 闪 耀 着 一 圈 圈 的 光 环 , 可 以

有 尊 严 地 生 存 了 。 我 们 也 应 该

让 我 们 的 学 生 能 够 有 尊 严 地 生

存 , 有 信 念 地 生 活 , 为 时 代 的

进步和发展尽一份应尽的责任。

作者简介 : 国赫孚 1950 年

出 生 于 天 津 。 现 任 天 津 市 天 津

中 学 校 长 , 特 级 教 师 。 毕 业 于

东 北 师 范 大 学 数 学 系 。2001 年

入 选 教 育 部 中 学 骨 干 校 长 高 级

研 究 班 学 习 。2002 年 当 选 为 天

津 市 人 大 代 表 , 任 天 津 师 大 兼

职 教 授 , 曾 获 全 国 优 秀 教 育 工

作 者 、 天 津 市 劳 动 模 范 等 荣 誉

称号。

( 责任编辑 刘 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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